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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

脱颖而出的崇明东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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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清脆的鸟鸣，群鸟几乎同

时离地而起，或白或灰或色彩斑斓

的羽毛，在阳光下闪耀着耀眼的光

芒，壮观的场景宛如一场精心编排

的舞蹈……“咔咔咔”，随着群鸟齐

飞，宁静的保护区大堤上，一阵相机

快门声不绝于耳。观鸟爱好者老李

已经记不清是第几次来保护区拍鸟

了，他家就住在陈家镇，退休以后，

观鸟、拍鸟成了最大的爱好。“崇明

东滩是每一个上海观鸟爱好者心中

的胜地，这次栖息地成功申遗，我们

鸟友也与有荣焉，就好像自己也参

与了一样。”

作为上海第一个世界自然遗产

地，崇明东滩这片静谧之地或许将

因此迎来更多的关注，其独特的魅

力也将吸引更多世人的目光。

打造湿地体验、科普研学、观鸟

摄影等特色活动，吸引更多来崇明

的旅游者；促进遗产地周边遗产小

镇建设；通过生态旅游、研学、促进

周边村民就业、发展乡村经济，实现

乡村振兴……一系列规划将被提上

议事日程。

钮栋梁说：“申遗成功为保护区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无疑将更有

利于整合资源，统筹保护与发展，促

进生态岛旅游经济发展，助力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和上海生态之城建

设。同时，崇明东滩保护区兼具公

众科普教育的职能，在提升保护区

知名度、美誉度的同时，如何唤起全

社会对保护鸟类、保护动物、尊重自

然、合理利用自然、实现对可持续发

展的深层认识，弘扬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我们能做的

还有很多。”

近年来，保护区面向公众持续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教活动，改建和

增设了一批自然科普教育场馆，通

过标本近距离认识鸟类的生态类

群，通过VR视频了解鸟类的迁徙

路径，既吸引更多人走进这片神秘

的区域，也为鸟类爱好者打开了一

扇扇通向专业的大门，有效地普及

了保护区及世界自然遗产相关知

识，增进了全社会对自然保护、湿地

保护和迁徙物种保育的科学认识。

“这或许也成为了崇明东滩最终入

选自然遗产地的加分项。”

“目前保护区采取预约参观

制，考虑到对于鸟类栖息的影响，

面向公众开放的区域还相当有

限。随着申遗成功，保护区的接待

能力是否能匹配大家的关注，还需

要时间验证。”吴巍表示，“虽然获

批的遗产地范围仅在崇明东滩保

护区内，但鸟类保护只依靠单一区

域的支撑还远远不够。崇明三岛，

包括整个长江口，对于迁徙候鸟都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希望自然遗

产地的作用和影响力能够更好地

辐射到周边区域，并以此为契机，

促进整个长江口生态保护工作提质

增效。”

成为自然遗产地是荣誉，也是

责任。在钮栋梁看来，崇明东滩的

保护工作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而我们肩上的责任也变得更重了。

未来，迁飞区上更多的迁徙候鸟将

被纳入到科学的保护中来，上海首

个自然遗产之地也将为全球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履行

中国承诺。

上海世界遗产

实 现 了“ 零 的 突

破”。

“与自然相伴、

离繁华不远”是崇

明的生态特色名

片。作为上海最为

珍贵、不可替代、面

向未来的生态战略

空间，崇明以坚实

的步伐走上了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之

路。    年6月  

日，上海市人大常

委会通过了《关于

促进和保障崇明世

界级生态岛建设的

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以地方立

法的形式明确把崇

明岛建设成为具有

引领示范效应的世

界级生态岛。

经过这些年的

探索和实践，“世界

级生态岛”建设进

入新境界，崇明正

在打造国家生态文

明名片、长江绿色

发展标杆。此次，

崇明东滩候鸟栖息

地成功入选“世界

遗产”，是对这些年

生态保护工作的最

好肯定，也为接下

去生态岛建设指明

了方向。

生态岛建设是

一项没有先例可循

的开创性事业，要

善加运用已经形成

的经验，统筹做好

绿色生态、绿色生

产、绿色生活大文章。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把“建

设美丽中国”纳入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的“七个聚焦”，也为高标

准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设进一步

指明了方向。

崇明岛具有特殊的生态服务

功能，也是上海落实长江“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点区域。

以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成功

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为契机，继

续高标准推进世界级生态岛建

设，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成

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

上海诞生首个 世界自然遗产之地

当地时间7月  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成功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上海崇明东滩

候鸟栖息地入选，成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之地。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二期），以系列遗产地的形式

申报，对候鸟关键栖息地进行整体保护，是中国在生物多样性
保护领域的一种体制机制创新。此次获批的五处栖息地分别
为：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山东东营黄河口候鸟栖息地、河
北沧州南大港候鸟栖息地、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候鸟栖息地、
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

世界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

保护世界范围内的人类文化和自然遗

产，于1976年正式设立的保护形式。我

国于1985年正式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

自然遗产公约》。

2019年，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

（第一期）申遗成功，江苏盐城的两处候鸟

栖息地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此后，

我国继续开展第二期申遗工作，新增提名

地涵盖了更多样的栖息地类型，为高度异

质性的生境提供了丰富的生态位差异，可

以满足更多物种的生存繁衍需求。

上海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位于上海

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

简称“崇明东滩保护区”）内，作为候鸟栖

息地二期项目最南端的遗产点，崇明东

滩得益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高效实施

的生态保护及修复举措以及过硬的核心

指标，这三者相辅相成，使得它最终脱颖

而出，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地处长江入海口，崇明岛东端的崇明

东滩保护区，由长江径流夹带的巨量泥沙

在江海的相互作用下沉积而成，并逐渐发

育成为河口型潮汐滩涂湿地，目前仍以每

年80—110米的淤长速度向东海推进。

东滩保护区滩涂辽阔，总面积为

241.55平方公里，约占上海市湿地总面积

的7.8%。“从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路

线来看，位于黄海生态区南缘的崇明东滩

候鸟栖息地恰好位于中间节点。”崇明东

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主任钮栋梁

介绍，“在这里，鸟儿休憩觅食，补充能量，

恢复它们在长途飞行过程中损失的体重，

以继续自己下一程迁徙之旅。”

以大滨鹬为例，它们在春天迁徙离

开澳大利亚的时候，体重大约有250克，

它们可以连续飞行5天5夜，直接从澳大

利亚跨过西太平洋。而在5000公里的长

距离飞行过程中，它们的体重会消耗掉

一半，抵达崇明东滩的时候，体重只剩下

100多克。因此迫切需要一处栖息地，提

供能量补充，这样它们才能继续向繁殖

地、向北方飞行。

每年，在保护区过境中转和越冬的

水鸟总量逾百万只次。其中不乏东方白

鹳、小天鹅、白头鹤、黑脸琵鹭等明星物

种。“崇明东滩是候鸟南来北往途中至关

重要的‘服务区’和‘加油站’，如果没有

这样一个中转补给和歇脚的地方，有可

能这些鸟类就没法完成它们的迁徙活

动，生命就无法延续。”

盛夏时节的崇明东滩保护区内，芦

苇摇曳生姿，大片海三棱藨草为夏候鸟

提供了隐蔽的场所，夏季是孕育后代的

季节，震旦鸦雀等鸟类纷纷开始求偶和

营巢，繁衍成为了此时东滩的主题。立

足这一方土地，鸟儿享受着专属于夏日

的热烈和浪漫。但这份安逸并非一夜间

形成，就在本世纪初，这里也曾遭遇过严

峻的“生态危机”。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互花米草作

为“固沙利器”被引入崇明东滩，作护岸

固堤之用。但让人始料未及的是，互花

米草在东滩疯长，短短几年，植被面积迅

速扩张，“霸占”了本土植物海三棱藨草

和芦苇等的生存空间，又因其根部特别

茂密，导致底栖动物无法生存，一时间鸟

类的栖息地和食物来源大量流失。

20世纪90年代，在崇明东滩越冬的

小天鹅种群数量有3000-3500只次，是当

时国内小天鹅最大的越冬种群之一，而

到了2010年，保护区记录到的小天鹅不

足10只，个别年份甚至难得一见。爱鸟

人士不禁发出追问：“鸟儿都去哪儿了？”

研究表明，野生候鸟对生态品质的

下滑十分敏感，而生态修复在种群规模

上的影响则具有滞后性——抵制外来物

种入侵，让鸟儿回归崇明东滩迫在眉

睫！于是，一场历时数年的“人草大战”

就此展开。

上海于2013年启动了全球生态保

护、湿地修复领域投入最大、规模最大的

工程之一——崇明东滩生态修复项目。

“我们用工程的办法修大堤、围歼互花米

草。”崇明东滩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

高级工程师吴巍介绍，通过修筑生态围

堤27公里，开挖随塘河44公里，修建涵

闸4座，刈割加淹水的复合方式成功控制

了互花米草的生长和扩张，总计清除互

花米草25367亩，灭除率达95%以上。

消除“外来物种入侵”之后，如何快

速有效地恢复“土著”物种同样重要。

2014年保护区联合多所高校、科研院所，

共同开展海三棱藨草的种群修复研究，

提出了在堤内堤外等不同场景下的种群

生态修复技术，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使得

海三棱藨草有了恢复性的增长，生长面

积达到治理前的五六倍之多。

为了适应自然界的环境，鸟类演化

出了不同的生态类群和生理特征，因此

它们对栖息地的需求也各不相同。着眼

于丰富鸟类栖息地的多样性，保护区进

行科学的规划和布局，对各功能区域的

水系、水位、植被配置以及地形等进行了

适宜性的改造和修复。

鸻鹬类的栖息区以浅滩为主，分布

有池塘、潮沟及少量岛屿；雁类则喜欢开

阔的水域，鹤类以海三棱藨草为主，为植

食性鸟类提供了补充的觅食场所。

“当时我们还面临一个技术问题，由

于长江水的含泥沙量较高，修复区有几

个通海的涵闸面临着淤塞风险。”吴巍告

诉记者，通过联手华东师范大学，保护区

较早地尝试了运用数学模型和实地测量

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防止涵闸淤塞的

水资源调度频率的建议。“从2017年的实

验阶段到现在实际应用，目前修复区基

本保持每两个月一次的涵闸进放水的调

度，利用内外水位差对水闸进行冲淤，防

止淤塞形成，在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时，

适时地开闸排水防止内涝，同时也保证

了整个生态修复区域稳定的水源供应。”

经过多年的精心治理与不懈努力，

生态修复项目取得了显著成效，累计成

功修复了多达56个生境单元，展现出多

样化的生态特征，项目区域内形成了近4

万亩环境相对封闭、水位可灵活调控的

修复区，20个相对独立且具备可调控功

能的生境单元，创造了理想的生存与繁

衍条件。丰富的食物资源、安全隐蔽的

栖息环境以及适宜的气候条件，使得这

片修复区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鸟类天堂。

生态摄影师张斌自2003年就

常来崇明东滩拍摄，20余年间为无

数水鸟留下了美丽的影像，他也是

东滩生态环境变化的见证者。“我最

早在保护区拍摄的时候，很多鸟都

在保护区外的鱼塘里，后来保护区

开始互花米草生态控制与鸟类栖息

地优化工程后，鸟类才逐渐回归到

保护区。”张斌说。

得益于多年来建立的立体监测

体系，和科研工作者们常年开展的

鸟类植被、底栖生物、地貌环境等多

方面的监测，为鸟类保护和栖息地

管理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

近年来，东滩小天鹅数量从几

十只增长到百来只、几百只，逐渐稳

定在1000只以上；到2022年冬季，

东滩小天鹅总数已超过2900只，不

仅刷新了近20年来保护区内小天

鹅数量的纪录，更是直追上世纪80

年代的高峰期数量。此后，每年冬

天到访东滩的小天鹅均稳定在

2000只以上。

小天鹅的一“退”一“进”绝非

孤例。得益于生态修复工作的持

续推进，东滩保护区工作人员记录

到的候鸟种类和种群规模均有显

著增长。

目前，保护区内共有300种鸟

类，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19

种，如白头鹤、东方白鹳、黑鹳、中

华秋沙鸭、白尾海雕等；列入国家

二级重点保护鸟类59种，如白琵

鹭、大滨鹬、小天鹅、鸳鸯等；列入

《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鸟类有

22种。

“这一数字也即将在8月公布的

最新统计中得到更新，过去一年‘光

临’保护区的鸟类又有所增加，预计

将达到320种。”钮栋梁说。

在《国际重要湿地公约》中有这

样一条评价标准：“如果一块湿地定

期栖息有一个水禽物种或亚种某一

种群1%的个体，就应被认为具有国

际重要意义”。比如全球现有约1.5

万只白头鹤，而在东滩保护区监测

统计到超过150只，这一物种当年

就可以记入崇明的“1%”名列。

2012至2023年，崇明东滩拥

有的“1%”总数由 7种增至 12

种。“1%”物种数的持续增长，意

味着更多候鸟因崇明东滩而受

益，标志着崇明东滩的生态价值

进一步释放，影响力加快向全世

界辐射。可以说，这关键“1%”已

成为衡量东滩湿地“含金量”的最

关键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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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数年的人草大战

持续增长的“1%”

能做的还有很多

▲ 小天鹅

▲ 东方白鹳


